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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佳栋：
做一块“有温度的石头”

一

提起邢佳栋，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
《士兵突击》中那个宁折不弯的伍六一
——韧带撕裂也不肯放弃选拔，宁可退伍
也不愿苟且留在部队做个闲职。“铁血”
“刚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他的大众
标签。

但他有着不断寻求突破的自觉，“我
也不是只演了军旅题材的作品。”在《雾里
看花》中，他是拍卖行里精于古玩鉴定的
专家；在《养父的花样年华》里，他饰演的
退伍军人郎德贵，在北大荒用温情撑起一
个特殊的家庭；在刑侦剧《谎言真探》中，
他更是颠覆形象，饰演了一个被观众称为
“街溜子”和“铁憨憨”的刑警队长陈虎，成
为全剧的喜剧担当。

这些探索与尝试，似乎都在为某个时
刻做铺垫。真正让他感到一切准备都已
就绪、一切感受皆可倾注的“水到渠成”之
作，便是话剧《死无葬身之地》中的卡诺
里。

《死无葬身之地》被公认为法国存在
主义巨匠萨特最具代表性与思想性的戏
剧作品之一。1997年，留俄归国的导演
学博士查明哲在国家话剧院前身之一的
中央实验话剧院，首次将此剧搬上国内舞
台，至今已历经多次复排，被视为其最具
思想高度的保留剧目之一。此次巡演的
是最新的第四版，南京是第二站。

剧作以“二战”时期法国抵抗运动成
员被捕后的审讯为核心，探讨人在极端情
境下如何面对恐惧、背叛、沉默与生死。
这部剧内含的关于选择、困境、自由与责
任的议题，穿透时空，与当下仍有共鸣。

在邢佳栋看来，卡诺里的尊严并非通
过激烈的外在抗争来彰显，恰恰相反，它
蕴藏于一种近乎磐石的沉默与稳定之
中。当毁灭性的力量碾压而至，他依然选
择像“人”一样去思考、去感受、去进行内
在的抵抗。“这个角色台词不算密集，肢体
动作也极为克制，大部分时间静默如石，”
邢佳栋说，“但正是这块‘石头’，承载了萨
特哲学中关于选择、尊严与存在本质的核
心重量。”

在舞台上演绎这样一位人物，挑战不
言而喻。“真的很难。”他坦诚相告，“我不
能让他仅仅成为一块冷冰冰的、理性至上
的石头。虽然需要极致的沉稳与力量感，
但若失去温度，便背离了人性。”为此，他

与导演查明哲进行了反复深入地沟通，最
终为角色定下了“一块有温度的石头”这
一核心基调。这温度，流淌在对远方妻子
的深沉思念里，隐匿在对年轻同伴无声却
坚实的支撑中，更闪烁在即便面临肉体摧
残与死亡威胁时，依然竭力保持的人性微
光中。

舞台很“养”演员，邢佳栋告诉记者，
这一次，为了让演员体验角色被关押时的
恐惧与孤立感，查明哲导演在排练场实施
了极端的“黑灯排练法”，“只有一丝丝自
然光，阴暗得刚刚好，所有人共享一种黑
暗。”这种空间和心理上的创造性实验，将
演员们带入不可复制的极端情境，也直指
萨特戏剧的核心——一个人在极限境遇
下如何选择。所以开演时每位演员都特
别消耗，下台就需要赶紧“回血”。

二

《死无葬身之地》复排至今，仅亮相了
上海、厦门等几座城市，但有不少粉丝追
着邢佳栋跑，其中不少是“90后”“00后”，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许多年轻粉丝“入
坑”的起点，竟是电视剧《士兵突击》。

时光荏苒，由同班人马合作的《士兵
突击》播出已19年，《我的团长我的团》也
走过了16个春秋，但他们缔结的情谊，却
从未随时间淡去。

“我们有个群，张国强是群主。”邢佳
栋笑着说，这群从同一片“军营”中走出来
的演员，在各自成长后依然彼此扶持、相
互成就，他参演过段奕宏监制的《双探》，
出现在陈思诚导演的新电影项目中，加盟
了王宝强担任监制、主演的电视剧《棋
士》，等等。

最近，兰晓龙编剧的电影《得闲谨制》
上映，很多观众又开始怀念《士兵突击》的
燃情岁月。邢佳栋也看了电影，熟悉的笔
触让他备感亲切，“一看就是兰晓龙的作
品”。隔天，他们这群老朋友就聚在一起
吃饭聊天，“大家都在自己的领域里努力
着，时有交流，这种感觉很好”。

因一部旧作而持续收获跨越代际的
喜爱，令他心生感慨，“有些观众在剧集首
播时可能还未出生，如今却在网络上‘考
古’，并能被其中的精神所打动。”这让他
更加确信“精品的价值不受时代流变的左
右”。

正如《死无葬身之地》，在首演28年

后的今天复排，其力量依然能精准地触动
当代年轻人，特别是那些正面临学业压
力、职业迷茫的年轻人。邢佳栋表示，“这
部戏虽然设定在极端情境下，但其中关于
选择的困境，其实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
每一分、每一秒。”

在年轻粉丝群中，他还收获了一个无
比亲切的称呼——“舅舅”。“一个是他们
年轻，从辈分上说，确实差着辈儿。还有
一个，他们觉得叫舅舅，是娘家人。”他笑
着解释。

剧场外的“SD”（即演后见面）环节，
是他与这些“小朋友小伙伴”交流的重要
时刻。年轻人们常常会向他请教工作或
学习上的困惑，“我无法提供具体的解决
方法，但我可以在人生态度，在如何面对
困境、如何自处这些方面，分享我的看
法。”他甚至遇到过家长带着上高中的孩
子前来的，“有家长说，孩子因为喜欢我的
戏，我说的话、写的东西，这几年反而变得
更成熟了。”

这些真诚的互动，让他思考“公众人
物”的责任，“我愿意通过我的角色，不仅
仅是我饰演的人物，包括我在这个世界的
角色，来给社会带来一些好的东西”。

三

在《死无葬身之地》的戏剧世界里，卡
诺里的“静默”是一种抵抗。而在邢佳栋
的演艺生涯中，“隐没”则是他的主动选
择。

他很少参加综艺，不热衷曝光，微博、
小红书、抖音账号多是工作人员在打理。
“我觉得当我离开舞台、离开摄像机镜头，
我就应该回到我的日常生活当中。”他的
爱好是做饭、逛街、打球。他始终记得一
个大明星说过的话——不愿意观众知道
他平常穿什么颜色的袜子。这种近乎“隐
身”的自觉，源于他对演员与角色关系的
理解，“我希望观众记住的是我演的每一
个角色的名字，而不要记住我邢佳栋这个
名字。”

他顿了顿，又无奈地笑了，“但我们公
司的小朋友跟我说，叫不出演员名字而只
叫得出角色名字，说明还没‘火’。”

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人通过选
择成为自己。这句话，邢佳栋在53岁时
有了更深的体会。“《死无葬身之地》关注
的是英雄怎么成为英雄，而不是生来就

是英雄。”他分析道：“哪有人天生就是英
雄？都是在无数个关键时刻，通过一次
次艰难的选择和具体的行动，逐渐塑造
而成的。”

很少有人知道，在凭借《士兵突击》伍
六一一角走红前，邢佳栋曾度过近五年无
戏可拍的日子，甚至一度准备转行去做买
卖了。而人生的转折往往在不经意间到
来。2004年底，他的师哥、导演何群找他
出演电视剧《吕梁英雄传》中的孟二楞，
“那是我毕业后第一个重要的角色，三个
男主演之一。”正是这部剧，让正在筹备
《士兵突击》的康洪雷导演注意到了他，
“康导说，把这个演孟二楞的演员找来，我
想让他演伍六一。”

后来，《士兵突击》火到超出所有人的
预期，但他没有乘势而上大量接戏，保持
一种近乎“佛系”的节奏：每年两三部戏，
不轧戏，不量产。“一部戏认真拍三四个
月，两个戏大半年就过去了。如果状态太
疲惫了，我是没办法全身心塑造一个角色
的。”

从差点转行的选择，到每年只接两三
部戏的选择；从拒绝过度曝光的选择，到
在每个角色中寻找“新鲜有意思的东西”
的选择——所有这些选择，塑造了今日的
邢佳栋，“我对什么都有好奇心。就算是
同类型的角色，也不是同一个人。”

他更是坦承自己没有“特别想演的角
色”，因为每个角色都有独特的可能性，
“我怕的不是对某个人物没兴趣，是怕对
演戏这事儿没兴趣了。”

如今，站在53岁的人生节点回望，他
更确信“水到渠成”的智慧，“很多事情不
是我单方面非得要怎么着就可以了。很
多是多方因素累积，才能凑成一个角色的
出现。”

采访临近尾声，记者抛出一个假设
性问题：“如果不做演员，会做什么？”他
笑了：“其实没有‘如果’。如果非得要
说，我可能就想做个闲人，每天看看书、
研究做饭。”随即他又正色道：“我很少做
假设，‘如果怎么样’，这‘很假’。在不做
假设的情况下，我们面对的很多日常已
经掺杂了各种幻象，再做假设，就更脱离
真实了。”

在这个人人都想被看见的时代，选择
“隐没”是需要勇气的。但邢佳栋认为，真
正的力量，往往蕴藏于静默之中；而真正
的演员，永远用角色说话。

“很多角色可以说是等来的，但更多的是水到渠成。”对演员
邢佳栋来说，职业生涯中有不少坐标性的角色，比如《士兵突击》
里的伍六一，又比如《死无葬身之地》里的卡诺里。这个周末，国
家话剧院创排的经典保留剧目《死无葬身之地》，将登陆南京保
利大剧院。

28年前，邢佳栋还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坐在台下观看这
部戏的第一版，感受着舞台上人物们的挣扎与抉择。如今，他站
在舞台中央，成为那块支撑他人在绝境中不致崩塌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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